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一次絞死十個







作者：不詳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今天又是一個快樂的日子，我要一次絞死十個女孩子。



作為一個殘忍的劊子手，要懂得享受殺戮的快樂。



十個年輕的女犯並排坐在絞刑室冰冷的水泥地面上，1-5號穿著白色吊帶睡裙，6-10號穿著粉色背心和牛仔七分褲，胸前掛著號碼牌。



她們都光著腳，雙手捆在背後，兩隻腳也捆得緊緊的。



我走上絞刑台，歪著頭看著她們。



女孩子們有的在抽泣，有的在低聲自言自語，每個人都臉色蒼白，我想此時死亡的恐懼一定充滿了她們稚嫩而脆弱的心靈。



絞刑架只有一個，一條絞索當然不可能同時絞死她們，只能一個一個來。



「五號，你第一個。」我不想從一到十地按順序來。



五號縮成一團，驚恐地看著我。



我沒有理會他的感受，抓住雙肩把她提起來。



因為雙腳緊緊地捆在一起，所以她只能一扭一扭地被我拖到絞刑架下，絞索被套在了她粉嫩的脖子上。



五號瑟瑟發抖，像風中的一片樹葉。



我低頭看了看。



可以看得出，五號的腳挺髒——其實她們的腳都挺髒，從牢房一路光腳走過來，這裡可沒有人掃地。



要不要給她洗洗腳呢？



洗洗吧。



我打來一桶水，澆在五號的小光腳上。



本來沒想認真地給她洗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



五號的腳受到了刺激，想向後躲，可她脖子上的絞索完全剝奪了她的行動自由。



我把塑料桶扔到一邊，拍了拍五號蒼白的小臉，扳動了把手。



女孩腳下的活動踏板瞬間打開，兩隻小光腳懸空了。



女孩的臉立刻脹得通紅，兩隻眼睛突了出來，嘴裡發出一聲長而嘶啞的呻吟聲。



我伸出右手，輕輕撫摸著她的長髮。



十幾秒後，五號開始劇烈地掙扎，兩條腿忽而在空中形成一個「O」，忽而蹬直。



一雙小光腳也交替著一上一下地翻動。



再往上一點，她的楊柳細腰左左右右地扭動著，身體在空中不停旋轉，時而面向我，時而背對我。



這樣的掙扎持續了一分多種，開始慢下來，弱下來，她的臉轉向我，不再給我看後腦勺。



我盯著五號的眼睛，眼神開始散亂，但似乎還有一絲無辜。



女孩開始抽搐，有節奏地抽搐。



我知道這個時候已經可以把她叫做屍體了。



她張開櫻桃小口，粉紅色的舌頭慢慢地向外伸，一絲唾液也跟著流了出來。



我知道，她馬上要死了，開始讀秒。



當我讀到「十一」的時候，五號的兩條腿在空中用力地踢了以下，兩隻光腳筆直地指向地面，白色吊帶裙的正中出現了一塊硬幣大小的水漬，越來越大，甚至可以看到一股清流順著她的小腿流到濕漉漉的光腳上。



我伸手摸了模女孩的胸部，已經安靜了。



「九號，該妳了。」我一邊把五號的屍體從絞刑架上解下來，一邊招呼下一個受刑者。



當然，我知道她根本不可能自己走過來。



把五號的屍體很隨意地放在一邊，我過來拖九號。



小女孩「哇」地一聲大哭起來，不過她沒有力氣掙扎了，所以我很容易地把她抓到了絞刑架下，套好了絞索。



我回頭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五號，兩隻小光腳濕淋淋的。



這樣吧，把九號先絞死再洗腳。



九號嚇得根本站不住了，眼淚鼻涕像瀑布一樣流瀉下來。



我扳動了把手，女孩的雙腳立刻懸空。



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九號的堅持能力十分差，幾乎沒怎麼掙扎就開始直挺挺地蹬踢，她死得真快——我還沒怎麼享受到，她就失禁了，尿量還挺大，「飛流直下三千尺」，肆無忌憚地傾倒在下面的水泥地上，發出「嘩啦嘩啦」的聲音，兩隻光腳全都濕了。



九號的臉是蒼白色的，雙眼半睜半閉，死相並不難看。



令我費解的是，舌頭沒有伸出來，嘴唇也乾燥的很，下巴上只有淚水。



等女孩安靜下來時，我把左手伸進她的衣服仔細地摸了摸，真的沒有心跳了。



把她解下來？



解下來吧。



在九號的脖子離開絞索的一霎那，女孩忽然張開了自己的櫻桃小口，藍紫色的舌頭從紫紅色的嘴唇中吐出來，隨之而出的一大團黏液差點滴到我的手上。



原來如此啊，哈哈。



我把九號放在五號的身邊，打來一桶水，把兩雙小光腳逐一洗乾淨。



她們的腳上都是黑糊糊的泥——尿液攪拌了塵土，不過我不覺得髒。



洗乾淨之後，我又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大毛巾幫她們擦擦乾。



她們的腳真軟，真性感。



「下一個，三號。」



三號女孩比前兩個要費勁得多。



她還有些力氣，所以掙扎得非常非常厲害，幾乎掙脫了腳腕上的繩子。



因此，她的光腳也弄得更加骯髒。



「先絞死妳再洗腳吧，嘿嘿。」我淫褻地笑了笑，努力地把她拖到絞刑架下面。



這時我才發現，捆住她腳腕的繩子已經鬆開了許多——怪不得我覺得她的小光腳有點自由呢。



「來，寶貝，別緊張，挺好玩的。」我哄著三號小姑娘。



當然，她絕對不配合。



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絞索套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

「開始啦，寶貝！」三號還在扭來扭去，我已經扳動了把手。



她的雙腳懸空了。



突然，意外發生了——腳腕上的繩子完全鬆開了，她的兩條美腿完完全全自由了，在空中一前一後地劇烈蹬踢起來。



這麼會這樣？



我趕快跑到那七個女孩身邊，蹲下逐一緊了緊她們腳上的繩子——我可不希望突然有一個女孩站起身來飛奔而去，儘管我有把握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最終逃脫絞刑。



正在我心猿意馬地捏著十號女孩的嫩腳的時候，三號的掙扎已經弱了下去。



看來她的體力剛才消耗了許多，現在已經支持不住了。



她開始抽搐，身體一下一下地突然伸直，兩條光腿在空中有一搭沒一搭地甩著，兩隻腳向兩邊搖晃著。



慢慢地，女孩赤裸的雙腳安靜了下來，腳尖直直地指向地面。我知道，她快完了。



但是我沒料到的是，從「快完了」到「完了」，居然經過了那麼長時間，甚至當我的耐心都快耗盡的時候，她還在自主地抽搐著。



我盯著她的臉，本來俏麗的小臉現在變得猙獰異常——臉蛋完全是窒息的紫黑色，一對眼球從眼眶裡突出來，充滿了血絲。



嘴大大地張著，血紅色的舌頭長長地伸出來兩寸多長，唾液一直流到她高聳的胸脯上，甚至可以讓我透過那件白色吊帶睡裙看到她的乳頭。



「該完了吧，小姑娘？」我自言自語。



她用實際行動回答了我：五分鐘後，她才停止了抽搐，此後她的心臟還微弱地跳動了將近兩分鐘。



我依依不捨地把自己的手從她的胸前挪走，順手在她的裙子下擺擦了擦手上的唾液。



這時才發現，她的裙子正中已經濕透了，大腿內側全都是黃色的尿液，不過尿量沒有上一個犯人多。



我彎下腰去，抱住了她的大腿，把她從絞刑架上解下來放在了她該去的地方。



她的光腳好髒，洗起來感覺好爽。



連著絞了三個，都是單號的，我決定殺一個雙號的，就殺四號吧，她該先死。



「四號。」，我把目光投向她，小姑娘立刻號啕大哭起來。



我才不管那麼多呢，一把把她拖過來——這個女孩是十個犯人中最瘦小的一個，從昨天早上開始她就基本水米不進，所以現在基本上沒法掙扎反抗。



「小姑娘，讓我來絞死妳啊。」我看著四號乾裂的嘴唇，微笑著。



「不不不不……」四號想閃躲，卻沒有什麼力氣。



她那麼瘦弱，以至於幾乎沒有力氣站在絞刑架下。



我把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是，女孩兩腿一軟，向前撲倒過去，絞索居然勒緊了。



看來，似乎不用讓她兩腳懸空了。



我索性坐在女孩背後，捉住她的那雙光腳，把她們放在懷裡。



腳不算太髒，只是腳跟和大拇趾那裡比較黑。



腳丫軟軟的，腳心白白的，真是性感。



女孩的身體開始前後左右地搖晃，十根腳趾在我的手中揉搓著。



突然，她開始蹬踢，差點把我踢開。



我緊緊地握住她的雙腳，她卻在很努力地把那對嫩嫩的腳丫從我的懷裡奪走。



那怎麼行，妳必須把腳留下來，我想。



於是我死死握住她的腳踝，和她展開了拉鋸戰。



從蹬踢到抽搐再到微弱的掙扎，我雖然看不到她的臉，卻也能想像和體會她的痛楚。



當那雙小腳在我懷裡溫順地變冷的時候，我把她們輕輕地放下，轉到了女孩的面前。



四號和前幾個不同，屬於「白色窒息」，她的小臉蒼白得像一張紙，沒有一點點血色，伸出來的舌頭也是慘白色，幾乎看不出當初是一條紅色的肉肉。



我輕輕地撫摸著，舌頭濕濕的，剛才幹裂的嘴唇也已經被潤濕了，唾液一直流到下巴上。



我打了一盆水，又轉回到她背後，為她洗腳。



嫩嫩的小腳已經完全涼了，和她的臉一樣蒼白。



我把女孩放下來，她的裙子裡全是失禁的尿液。



不過由於剛才她的腿彎著，所以只流到了膝蓋上，沒有到小腿以下。



現在，四號犯人靜靜地躺在五號、九號和三號旁邊，白色的臉和舌頭在那三具青紫色的臉譜旁邊十分顯眼。



我回頭看了看那些女孩們，她們一個個都嚇得發抖。



先殺誰呢？



「妳們說我該先絞死誰呢？」我問她們。



回答我的是一片哭泣聲。



「這樣吧。」我饒有興味地坐在她們面前。



「妳們誰毛遂自薦？我保證絞死她的速度快一點，痛苦少一點。」



哭泣。



「這個名額只有一個哦，我數五下，如果沒有人回答，我就隨便挑一個絞死，那可就會很慢很難受噢。」我諄諄善誘。

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」



「絞死我吧！我受不了了！」一個聲音哭了出來，是六號。



「好！勇敢！為了獎勵妳，我抱妳過去！」



我抱著六號女孩，她嬌小的身體在我的懷裡蠕動著。



突然，我發現自己的右手被一種溫熱的液體潤濕了。



「尿褲子啦？羞不羞啊？」我笑著把她的一雙光腳放在活動踏板上，輕輕扶著她，順手把濕濕的右手在她的後背上擦擦乾淨。



當我把絞索向她的頭上套過去的時候，女孩拚命地躲著，可她哪有可能抗拒我呢？



扳動開關之後，她的雙腳懸空了，開始蹬踢掙扎。



我不是一個說話不算數的人。



答應她死得快一點就要做到。



我彎下腰去，伸手抓住了女孩柔軟的光腳，在手裡輕輕揉搓了半分鐘之後，拉住她的雙腿，用力地向後拉。



我一直向後退，直到她的身體被拉成一條直線，筆直筆直地懸在空中。



女孩左左右右地搖晃著，兩隻手在背後抓撓著。



這種方法可以讓她地呼吸道被更加徹底地窒息。



果然，她的雙腳很快地停止了掙扎。



我低頭看看，十隻腳趾都被我捏紅了。



我鬆開手，女孩的屍體蕩鞦韆一般飄過去，在空中優美地畫了幾個弧線之後，逐漸減弱了動作。



我把她解下來，像剛才一樣抱著，端詳著她的面龐：她的脖子上被勒出了一條烏黑的縊痕，臉上是青紫色，半條鮮紅的舌頭咬在兩排潔白的牙齒中間，向右邊歪著掛在嘴外。



很多口水流了出來，一直流到她高聳的乳峰上。



我輕輕捏了捏她的舌頭，滿意地笑了笑，把她放了下來。



洗完六號的小腳，我走到那些活著的犯人面前。



「看到了吧？聽我的話就可以死得好一些。當然了，只有這一個機會。下一個機會是一個很慢很痛苦的機會。這次就選七號吧。」



七號被我提起來之後，我對剩下來的幾個女孩說：「七號完了是八號，然後一號、二號、十號，就是這個次序吧，妳們做好心裡準備。」



頓時哭聲一片，有什麼比知道自己確切的死期更可怕的呢？



七號姑娘很矮，所以走到絞刑架下的時候，我發現她的脖子比絞索還差一大截。很好很好。



給她套上絞索有點困難，甚至可以說非常困難——因為這需要一隻手攔著她的腰把她托起來，讓她掂著腳尖，用腳趾站立，另一隻手扳住她的下巴把她的脖子拉長，然後強行往絞索裡面湊。



搞定她的時候，我出了一身大汗。



把兩隻手都鬆開，女孩的體重就只能靠一對大腳趾支撐了——幸好她是光著腳的。



我站在她背後，看了看她髒髒的腳心，彎下腰去開始抓撓。



真軟！真嫩！真性感！！



太熱了，我決心不再做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。



我脫下了襯衫，赤裸著上身，雙手叉腰站在女孩的面前。



其實我的身體挺性感的，不過我相信此時此刻她肯定沒有心情欣賞——她的小臉一陣白一陣紅，鼻翼翕張，嘴大大地張著——很明顯，她痛苦至極，這張臉已經告訴我呼吸道處於窒息之中。



女孩艱難地轉動著脖子，試圖找到一個角度能夠呼吸——這當然是不可能的。



於是她改為大腳趾移動著尋找一個站起來舒服一點的位置。



可憐的女孩。



將近十分鐘之後，女孩受不了了。



在意識喪失的一霎那，她作出了今生今世最後一個正確的抉擇——抬起雙腳，讓自己的身體懸空。



顯然，她想以死來自求解脫。



抬起腳幾秒鐘後女孩的臉就變成了紅色，此後再也沒有變白過。



她的小嘴再也沒有閉上，舌頭被擠了出來，還有泛著白色泡沫的唾液。



又過了幾秒鐘，女孩的意識徹底喪失了，求生本能開始指揮她的行為——於是兩隻小光腳直直地向下蹬著，這樣腳尖又可以點地了，真是好玩。



不過腳尖接觸地面也沒什麼用。



死亡過程是不可逆轉的。



腳趾尖在地面上摩擦了十幾分鐘後，她的眼神變得黯淡無光，身體開始有節奏地抽搐——這是死亡的律動。



我坐在八號的身邊，把玩著她的光腳，無聲地說，死吧。



又玩了一會兒，七號安靜了下來。



現在，她的身體筆直地懸在絞刑架下，長髮披散在背後，舌頭掛在下巴前面，唾液一滴滴地向下滴著，胸前和牛仔褲一樣濕了一大片。



兩隻小光腳僵直地定在地面上——準確地說，是站在一小灘失禁的尿液中。



真好看。



我這樣想著，打來一盆水，把屍體的雙腳放在盆裡，很仔細地洗乾淨——很仔細，一個腳趾一個腳趾。



「八號，該妳啦。」我把她拉起來。



女孩顯得很平靜。



「妳不怕嗎？」我問她，沒有任何回答。



「妳要是不怕，就幫我做件事吧。」我解開了她手腕和腳腕上的繩子，犯人目光呆滯地站在那裡。



「來，幫我把妳的七號姐姐解下來。」我把八號引到絞刑架前。



聽到這句話，小姑娘一下子哭了出來，看來她不是不怕，剛才只是麻木而已。



「不要！不要！」



「快點！」我立刻翻臉了。



小姑娘畏畏縮縮地走過來，看到七號猙獰的死相，頓時無法接受了，放聲大哭起來，一步也不肯上前。



「快點幹活！」我咆哮著，一把把她拉到七號懸掛著的屍體面前。



「我抱住她的腰，妳把繩子解下來！」



八號的雙手是被我強行放在七號的脖子上的。



一陣哆嗦之後，她終於把深深勒到脖子裡的絞索拉了出來。



等我把七號抱下來的時候，已經滿頭大汗了，這比我自己幹活可累多了，不過我喜歡八號驚恐的眼神。



我抱著七號的頭，八號被我命令著抱腳——儘管我更願意去抱那雙嫩腳。



挺好，後面都由她們來幫我。



把七號放到旁邊，我脫下了褲子和鞋襪，一絲不掛。



小雞雞直挺挺地樹著。



八號兩腿一軟，坐在了活動踏板上。



「起來，今天妳得死呢。」我扶起她，把絞索套上她的脖子。



「我——啊——！」在雙腳懸空地一剎那，小姑娘留下了她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。



她的雙手雙腿都是完全自由的，所以掙扎得非常激烈。



兩隻手向上摸著，想要抓住那根致命的絞索。



怎麼可能呢？



她的手僅僅伸到胸前就再也上不去了，能做的只有用長長的指甲不斷地抓撓著那件粉紅色的小背心。



兩條穿著牛仔褲的美腿蹬踢得更加美麗，一前一後，一左一右，每次都大幅度地掙扎到自己的極限。



因為她的身體在空中旋轉，所以那雙黑黑的腳底不斷地在我面前閃過，太性感了。



漸漸地，女孩的小臉變了顏色，一種鐵青色襲上她的面龐。



她的雙眼開始翻白，舌頭一點一點地伸了出來，舐舔著空氣，喉嚨裡發出一種類似咳嗽的聲音，口水順著嘴角不由自主地流了出來。



我把玩著自己的小弟弟，看著女孩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


死亡來臨了，標誌是她的牛仔褲襠出現一枚銅錢大小的水漬——這當然是失禁的尿液啦。



不過這時她的掙扎蹬踢還沒有減弱，甚至雙手還沒有離開自己的酥胸。



鐘擺停搖的時候，她已經把自己的小背心完完全全地抓爛了，潔白的乳房上也出現了不少血痕。



這倒是很方便，我伸手摸了模她的心臟部位，可以確認已經死亡。



我彎下腰去，摸了摸她的光腳，好可愛。



我忍不住了，拿出刀子來割斷了一號女孩腳腕上的繩子，掀開她的裙子，撕破了她的內褲，在二號和十號的眾目睽睽之下，強姦了一號。



我拖著她站起來的時候，一號已經哭成了淚人。



是啊，這相當於姦殺了。



像八號一樣，一號也被我強迫著搬下了八號的屍體。



當然，幹完活之後我又捆上了她的雙手。



洗腳洗腳洗腳……八號的小腳在我的手裡揉搓著，真是享受。



「來吧。」洗完這雙光腳，我招呼著一號。



一號的脖子被套上了絞索，然後身體懸在了空中。



這是沒有懸念的絞刑。



一切都順理成章地發生著——



女孩髒髒的光腳丫在空中搖晃，十根腳趾忽而伸直忽而蜷曲。



由於腳腕上的繩子已經不存在了，所以她還可以很愜意地彎起膝蓋，把自己灰黑的腳底向天空秀一秀。



然後就是腰身的扭擺，背後捆在一起的雙手沒有任何目的地無助地抓撓。



腦袋搖搖晃晃地隨著頸椎抽搐著，長髮雜亂無章地披散在面前。



慘不忍睹的臉上，小嘴敞開，滿面眼淚與唾液混合在一起，舌尖直直地伸出嘴外，和頭髮攪在一起。



掙扎……蹬踢……抽搐……直到完全停止。



白淨的屍體在空中緩慢地轉動著，淡黃色的尿液滴滴答答地流瀉下來，潤濕了她的雙腳。



這時我發現，雞雞又硬了起來。



奸，還是不奸？That's the question.



自己動手吧。



我瘋狂地自慰著，乳白色的精液射到了二號的小光腳上。



體力恢復之後，我解開了她的所有束縛，女孩跌跌撞撞地爬起來，又差一點被自己濕潤的雙腳滑到。



我扶住了她，強迫她把一號的屍體抱了下來。



寶貝，別怕。



女孩嚇得連閃躲的意識都沒有，眼睜睜看著我把那個死亡的繩圈套到了她的脖子上，然後又彎下腰去捆住了她的雙腳和膝蓋——當然，這次雙手是自由的。



在她大聲哭出來的時候，我讓她懸空了。



哭聲很適時地變成了「哦」的一聲尖叫，淚水瞬間凝結在她立刻脹得通紅的臉上。



女孩呆呆地看著我，面孔慢慢地扭曲了起來，舌頭一點一點地從兩片薄薄的嘴唇裡伸出來，就像一朵遲開的玫瑰。



女孩「啊……啊……」地呻吟著，高聳的胸脯無助地蠕動著，誘人的胴體像一條蛇一樣扭動著，兩隻小手拚命向上伸著——但可惜的是，只伸到雙乳下面就不行了，現在它們只是在象徵性地撫摸著自己的肋骨而已。



我彎下腰去看著她的腿和腳。



她的腳真夠髒的，灰塵和精液已經和成了黑黑的泥巴，掛在腳底的每一個角落。



突然，兩條腿一齊掙扎了一下，一道黃色的液體流了下來——



失禁了！



寶貝，妳快完了。



我站起來，女孩的雙眼已經完全翻白了，深紫色的舌頭沒有任何生命力地掛在嘴外，唾液滴滴答答地流了下來，臉色蒼白，看上去怪可憐的。



犯人楚楚動人地抽搐了一下，不再動了。



妳死得真可愛。



好啦，十號，最後一個就是妳啦。



我也沒什麼力氣了，只是彎下腰去玩弄了一會兒十號的光腳。



她的腳不是很髒，軟軟的，很性感。



我解開了十號手腳上的繩子。



「我沒力氣了，妳幫幫忙吧，把二號的屍體解下來放到一邊，然後自己把脖子掛起來，我來絞死妳。」



十號停止了哭泣，抬起頭來，直勾勾地看著我：「真的絞死我？」



「是啊，沒辦法，其實我挺喜歡妳的。」



十號搖搖晃晃地站起來，抱住二號的屍體，踮起腳尖，費力地把絞索從她的脖子上摘下來。



屍體分外地沉重，兩個可憐的小姑娘差點一起掉下去。



「小心點。」我關切地吩咐她。



十號把二號拖到一邊，和其她姐妹們放在一起。



「來吧。」小姑娘突然變得勇敢了起來，我不禁心生敬意。



「別怕，不會很難受的。」我站起來，把絞索套到十號的脖子上。



十號順從地看著我。



我用力一推，她就懸空了。



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十號的腳下，此時她正在痛苦地蹬踢。



我抓住女犯柔嫩的光腳，雙手用力——此時我的雙腳也離地了，全部體重墜在了她的雙腳上。



「喀嚓！」我聽到了頸椎瞬間斷裂的聲音。



我立刻鬆開了雙手，再抓住不放，她的腦袋就要掉下來了。



我抬起頭，看到女孩的臉已經變成了死灰色，脖子向左邊歪著，紫紅色的舌尖伸了出來，口水滴滴答答地從下巴上流下來。



這是死得最快的一個犯人。



我把她解下來，發現她的牛仔褲正中部位已經濕透了。



好了，大家都死了。



我打來一大盆熱水，拿出新毛巾和香皂，把她們的小臉和小腳認真地洗洗乾淨。



現在，十個女孩按順序平靜地躺在我給她們準備的大浴巾上，統一的姿勢——舌頭驕傲地掛在嘴外，雙手放在高聳的乳峰上，兩腿併攏，腳尖分開。



我愛妳們！我摸著她們的腳趾，心裡默默地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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